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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剥离表土种植利用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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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表土剥离利用是提高土地生产能力，保护优质土壤资源的重要途径。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

国家都非常重视表土剥离工作，并结合中国国情制定了与表土剥离有关的政策法规、技术规范等。该文采用文献

资料法和对比分析法，梳理和总结归纳了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表土剥离的基本情况、组织管理

模式和利用模式，并阐述了这些国家表土剥离的特征。归纳起来，这些国家采取的表土剥离组织管理模式包括政

府主导型模式、联合互动型模式和规划主导型模式；表土剥离利用模式包括原地利用和异地利用二种模式。这些

国家表土剥离的特征主要有：一是目标综合化。各国开展表土剥离的目的从提高土地生产能力逐步延伸到保护耕

地资源和改善环境；二是主体多元化。除政府外，第三部门、企业、个人积极参与表土剥离；三是资金明确化。

保证金制度、复垦基金制度、政府拨款、社会捐款等保证了表土剥离的资金来源；四是技术规范化。许多国家制

定了详细的程序、可采用的技术方法、验收标准等；五是实施法治化。各国的表土剥离工作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六是空间分异化。主要表现为表土剥离空间尺度差异和空间关联性。在此基础上，该文归纳了中国表土剥离的模

式，剖析了当前面临的难题，提出了发达国家表土剥离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土地整治，土壤，生产能力，表土剥离，模式，特征 
doi：10.3969/j.issn.1002-6819.2013.23.027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6819(2013)-23-0194-08 

谭永忠，韩春丽，吴次芳，等. 国外剥离表土种植利用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J]. 农业工程学报，2013，29(23)：

194－201. 

Tan Yongzhong, Han Chunli, Wu Cifang, et al. Patterns of topsoil stripping for planting use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3, 29(23): 194－20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0  引  言   

表土（topsoil 或 surface soil）是指表层部位的

土壤。表土的厚薄因土壤类型而异。在农业土壤中，

表土由耕作层和犁底层组成，耕作层薄的仅 15 cm，

厚的可达 30 多 cm，一般为 20 cm 左右。犁底层约

6～8 cm[1]。表土剥离（topsoil stripping）是指将建

设占用地或露天开采用地（包括临时性或永久性用

地）所涉及到的适合耕种的表层土壤进行剥离，并

用于原地或异地土地复垦、土壤改良、造地及其他

用途的剥离、存放、搬运、耕层构造与检测等一系

列相关技术的总称[2]。 
已有研究表明，形成 1 cm 厚的表土需要 100～

400 a 时间。在农田中，形成 2.5 cm 厚的表土一般

需要 200～1 000 a；在林地或牧场，形成同等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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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土所需时间会更长[3]。自然表土覆被能够提高

土壤发育初期的质量，而且可以促进土壤形成过

程、植物生长以及农业利用[4]。表土回填能增加主

要有机质含量、改善营养状态和土壤的物理性质，

尤其是土壤结构[5]，还能够提高新生土壤的生物多

样性[6-8]，并通过引入有益的土壤微生物促进植物的

生长以及本土植被群落的发育[9-11]。农民用“一碗

土、一碗粮”形容耕作层表土的价值。 
目前，中国《土地管理法》对表土剥离的要求

只是弹性的和指导性的，地方政府对表土剥离的重

视程度暂且不够，只有少数地区在积极探索表土剥

离和再利用，尚未形成规模，表土剥离在实践中也

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规范的指导。表土剥离是

提高土地生产能力、有效保护耕地、治理环境的重

要举措，有助于提高优质土地供给，缓解人地矛盾。

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表土剥离工作，并结合本国国

情制定了与表土剥离有关的政策法规、技术规范

等，对于中国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具有一定的借鉴

价值。鉴于此，本文在查阅美国、加拿大、日本、

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表土剥离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土地整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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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对这些国家表土剥离的基本情况、模式

以及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和梳理。 

1  发达国家表土剥离的基本情况 

发达国家表土剥离基本上围绕土地复垦、土地

改良、工程开发建设及污染治理等方面展开，在地

区人地矛盾激化、土地利用不合理导致环境破坏严

重的情况下实行，其目的从最初的提高土地生产能

力、保护耕地、改善人民生活，逐渐延伸到保护自

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方面。发达国家表土剥离所依附

的活动、开展时间、法令依据、政策目的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发达国家表土剥离的基本情况概览 

Table 1  Review of topsoil stripping abroad 

国家 Country 
依附活动 
Corrective 
activities 

开展时间 
Start time 背景 Background 法令依据 Acts and regulations 主要政策目的 Purposes

美国 
USA 

矿区土地 
复垦 20 世纪 70 年代 

作为联邦政府支柱性产业的煤炭

开采业在促进工业增长的同时，也

造成了土地破坏和环境污染。

《露天采矿与复垦法》 《基本农田采矿作

业的特殊永久计划实施标准》 
保护自然景观和环境；恢

复因采矿破坏的土地

日本 
Japan 

土地改良、开

发建设、污染

治理 
19 世纪末 国土面积有限，用地需求大；战后

农村环境恶化，城市重建。 

《土地改良法》、《农业振兴地域整备法》、

《耕地整理法》、《城市规划法》、《农业用

地土壤污染防治法》，以及《矿业法》等 

从战后初期的提高土地

生产力，逐步转移到保护

环境和美化景观等方面。

加拿大 
Canada 

工程建设、矿

山勘察和土

地复垦 
20 世纪 80 年代 

可用农地量少（7.5%），城市扩张

占用大量优质农地，农民就业和生

活堪忧；地产投机商对农地只占用

不开发，影响农地的生产能力。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CEPA）《矿业法》

《表土保护法》《环境保护与改善法》

（EPEA）、安大略省《地方法》《安大略省

矿山治理恢复规范》《萨斯喀彻温省管线

法》（1998） 

资源环境的保护 

英国 UK 农用地土地

改良 
20 世纪 50、60

年代 

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英国工业，

其他国家农业”国际分工的施行，导

致农业萎缩，二战后，为扭转农业

衰落的局面。 

《土壤处置实践指南》 维持和提高农用地的生

产能力、保护生态环境

澳大利亚
Australia 

矿区土地复

垦 20 世纪 80 年代 
采矿活动对人民造成了严重的负

面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土地复垦

在矿山开采补救中的重要作用。

《采矿法（1971）》 
 

环境保护、生态目标、经

济目标、社会目标 

 

2  发达国家表土剥离的模式 

2.1  发达国家表土剥离的组织管理模式 

2.1.1  政府主导型模式 

政府主导型模式，顾名思义，即是由政府来组

织和管理表土剥离的各项活动，政府主导表土剥离

的开展、执行和验收的整个过程。这种模式以美国

为代表。在美国，表土剥离是矿区土地复垦过程中

的一项活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均制定了与此相关

的法律法规，如联邦政府《露天开采和复垦法》

（ Surface Mining Control and Reclamation Act，
SMCRA），肯塔基州《露天采矿法》等。联邦政府

设立露天采矿与复垦办公室（OSM）管理矿区的土

地复垦工作，其制定了两套关于露天采矿环境保护

的实施标准，一是 1977 年 12 月 13 日颁布的初期管

理计划下的 3 项实施标准；二是 1979－1983 年期间

颁布的 12 项永久计划实施标准[12]。这些标准规定了

采矿作业中表土剥离的技术和验收规范，并规定美

国任何一个州都必须建立关于基本农田表层土的剥

离、存储、回填和重建的相关规定，农用地表土未

进行剥离之前不允许进行任何开采活动，具有很强

的可操作性。另外，美国政府对表土剥离整个过程

严格控制，采矿许可证制度要求开展采矿活动的企

业或个人必须提交详细的复垦规划，占用基本农田

的必须制定关于表土剥离的规划，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了表土剥离前土壤调查的具体要求、表土剥离的

深度、各土壤层剥离方法及特殊开采活动中表土的

处理（如山顶表土剥离物处理）等[13-14]。美国还制

定了详细且严格的采矿用地表土剥离验收标准。 
2.1.2  联合互动型模式 

联合互动型模式，即表土剥离的原则、技术规

程、验收监测由政府和行业协会共同决定，在实施

过程中还要充分征求土地所有者及其他相关利益群

体的意见。这种模式以澳大利亚为代表。同美国一

样，澳大利亚的表土剥离主要依附在矿区土地复垦，

有关政府部门（主要是环境局）和矿业界代表对澳

大利亚土地复垦操作的全过程，包括土地复垦的设

计原则、常规复垦技术规程等作出明确规定[15]。在

此基础上，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有关采矿业

的最佳实用环境管理办法，对表土剥离的深度、程

序、条件作出了详细说明。此外，澳大利亚的土地

复垦特别注重公众的意见，政府将矿业公司与土地

所有者的谈判环节作为颁发采矿许可证的依据，土

地复垦的相关方和矿业公司共同决定复垦后土地

的利用方向，矿业公司随时可能因为土地复垦、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遭到公众起诉[16]。 
2.1.3  规划主导型模式 

一般说来，表土剥离的实施都需要符合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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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划和城市规划，也需要在政府的监督下开展，

但“规划主导型”模式与上述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

在于表土剥离体现在详细的规划中，并严格按照规

划进行。这种模式以日本为代表。日本土地规划体

系由国土综合开发规划、国土规划、土地利用基本

规划和城市规划等构成，其中，土地利用基本规划

是以国土利用规划为依据，进一步划分城市、农业、

森林、自然保护等地域，各地域再进一步制定土地

利用的详细规划[17]。在日本，《城市规划法》明确

规定：“当开发的规模大于设定的标准时，为了保

护开发区及周边地区的环境，规划中应采取必要的

植被和表土保护措施。”[18]除宏观规划上对表土剥

离加以保证外，各种公共项目及建设活动中的详细

规划更是为表土剥离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如北海道

综合开发规划中，将客土事业作为一项长期开展的

事业，“客土”建立在表土剥离的基础之上。 
2.2  发达国家剥离表土的利用模式 

2.2.1  剥离表土的异地利用 

剥离表土的异地利用，即某一地区的优质表土剥

离后，直接或存储一段时间后作为客土用作他处，不

再回填至原地，也包括对受损表土剥离以后的舍弃

等。目前比较常见的表土剥离异地利用模式有土地改

良中的表土剥离、土地复垦中的表土剥离、工程建设

中的表土剥离以及污染治理中的表土剥离。如日本在

污染治理中，剥离受污染地区的表土并覆盖或客入其

他未受污染地区，各地根据地下水位、地质条件及污

染程度等的不同，因地制宜选取填埋客土法或上覆客

土法等；在土地改良中，剥离即将建设占用地区较为

肥沃的表土，作为客土加入已经列为改良项目区的土

壤中，是比较常见的表土利用方式[19]。 
2.2.2  剥离表土的原地利用 

剥离表土的原地利用，即由于特殊需要，将剥

离后的表土加以存储，待原地建设等活动结束后再

将表土回填。矿产资源开发、因城市发展而进行的

各种开发建设活动，采用的一般是表土剥离原地利

用模式。如美国露天采矿中，如果矿区土地为基本

农田，则在矿山所有人进行开采前，必须对农用土

地的表土层进行剥离、存储和回填。澳大利亚矿业

公司在开采过程中一般按照土壤发生层次进行分层

剥离、分层堆放、分层回填。日本十分注重开发建

设地区的表土剥离和再利用。在城市建设和工业建

设中，挖取土方或堆积土方的深度(高度)超过 1 m、

面积超过 1 000 m2 时，对该挖取或堆积了土方的部

分（道路路面部分、其他明显需要种植植被的部分、

植物生长必须部分除外）必须采取表土复原、迁土、

土壤改良等措施[20]。加拿大在管线建设中，首要任

务就是规划表土剥离和存放，并在管线建成后将剥

离存放的表土放回土地表层，以备耕种[21]。 

3  发达国家表土剥离的特征 

发达国家表土剥离制度在与其自身的经济和

城市化水平、土地所有制、文化契合的情况下，

也表现出较为相对一致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3.1  目标综合化 

在城市空间内，由于人们对于绿色空间价值认

识以及土壤储水能力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城市与村

镇的开发也会伴随着以土地景观目的的表土需求的

提高（FAO，2005）[22-23]。查阅分析相关文献，发

现发达国家开展表土剥离的目标除了最初的提高土

地生产能力、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外，还体现在维

护社会大众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美化景观上，即

对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生态目标的综合追求。如

加拿大开展表土剥离，除了担心建设活动导致表土

流失、表土压实外，一系列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法

律也对表土剥离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美国《露天采

矿与土地复垦法》的立法目的即是处理好环境保护

和煤矿开采之间的关系，使生态环境不因煤炭开采

而遭受破坏。而资源短缺的日本，在经历了几次大

的污染事件后，表土剥离的目标从提高农业生产能

力，逐渐延伸到环境保护。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观念下人们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表土剥离的生态化特征日益

明显[24]。 
3.2  主体多元化 

纵观主要国家的表土剥离和再利用制度，发现

发达国家的表土剥离逐步走向“多中心治理”。多

中心治理理论是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

新的理论，其理论的创立者是以奥斯特罗姆夫妇

（Vincent Ostrom and Elinor Ostrom）为核心的一批

研究者[25]。其核心就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极

端之间，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多中心治

理”意味着公共产品的供给、公共事务的处理存在

多个主体和多个机制，包括政府的行政机制、市场

的竞争机制和第三部门自治机制[26]。发达国家的表

土剥离基本上由政府、企业（有的国家还有第三部

门）、个人协作完成，主体明确且呈多元化趋势。

如在日本土地改良中，除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

和环境省及其下设的管理机构以外，各町、村还设

立土地改良事业团体联合会，农民个人自发进行表

土剥离的还给予适当优惠。澳大利亚的矿业协会与

环境局共同制定土地复垦的原则、表土剥离的技术

规程等，而土地复垦的整个过程都必须征求土地所

有者及其他相关利益人的意见，经过表土剥离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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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的土地的利用方向必须与大众协商。加拿大已经

出现了许多与表土剥离有关的企业，致力于表土的

生产、剥离、存储、运输等，大大提高了表土的循

环利用效率。 
3.3  资金明确化 

表土剥离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有

充裕的资金才能保障其良性运行。各国的资金来源

各具特色，但都明确且都能充分保证剥离工作的正

常实施。如美国政府设立了废弃矿山复垦基金，主

要用于解决矿山开采引起的环境问题、矿区的清理

及土地复垦等，基金来源于废弃矿复垦费、罚款、

滞纳金、利息及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捐款

等。日本的表土剥离事业得到了政府资金的大力支

持，每年的政府开支都留有一部分专门用于国有土

地改良及国土的保护及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等，如 2012 年土地改良补贴达 540 亿日元[27]。此

外，日本土地改良的资金还来源于金融机构和农

户，但占的比重较少[28]。为了减轻农民在土地改良

中的负担，日本政府规定：农民经总会表决后，可

向国家设立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申请长期低息贷

款。其年息一般在 2%左右，10 a 宽限期，l5 a 还完，

也即在相关工程受益后，农民可用 25 a 时间还清贷

款[19]。由此可以推知，依附于这些活动的表土剥离

事业，在资金上得到了保证。 
3.4  技术规范化 

研究表明，通过工程措施将表土剥离和储存会

对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产生严重的不利影

响，并通常会导致土地质量的大幅度下降[29-30]，此

外，土壤剥离处置过程会破坏种子本身，表土储存

期会导致种子流失[31]。因此，考虑到表土剥离与储存

对土壤特性的负面影响，表土必须在其剥离、处理和

存储的过程中进行护理，以保持其有利的属性[32]。表

土剥离作为一项专业化的活动，对表土的界定、表

土的剥离技术、剥离深度、剥离后表土的存储、运

输、表土回填的时机及方法等都有很高的要求。为

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表土的良好特性，各国均制定了

相应的技术规范。如美国《基本农田采矿作业的特

殊永久计划实施标准》规定了在基本农田上采矿作

业的表土剥离应采取的措施和注意事项，包括：基

本农田的表土必须在矿区被挖掘、爆破和开采前剥

离出来；用于基本农田重建的表土和表土物质，其

剥离和存储的最小深度必须达到 121.92 cm。若需

要剥离更小深度，则必须与阻止根系渗透的亚表土

层深度相当，在需要恢复原有土地的生产能力时，

应剥离较大深度的表土[5]。《露天采矿活动的永久

计划实施标准》和《地下采矿活动的永久计划实施

标准》也对所涉及的表土剥离、存储、置换的事项

作出了具体规定。加拿大在工程建设前期阶段，农

业专家会决定表土剥离的深度，一般为 15.24～
30.48 cm[33]。英国目前已经形成一套《土壤处置实

践指南》（Good Practice Guide for Handing Soils），

指南分 15 项内容，涵盖表土剥离、剥离土壤存储

的堆积形态和拆解、土壤置换等方面，提出可以采

用挖掘机和翻斗车、拖曳式铲运机、推土机和翻斗

车、自推式铲运机等方法剥离表土，并对每一种方

法的优劣和操作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34]。日

本在二战后就开始探索利用表土进行土壤改良，提

出了有代表性的客土事业，如翻转客土、改良式翻

转客土等；在工程建设中特别是公路边坡绿化上，

日本还研发了客土喷播技术。 
3.5  实施法治化 

表土剥离对于土地资源的保护、环境和生态系

统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赋予表土剥离公共性

的特征。因而，表土剥离需要在政府的指导、计划、

监督下进行，表土剥离和再利用制度比较成熟的国

家都制定了与此有关的法律法规。美国与表土剥离

相关的法律主要有联邦法律《露天采矿与土地复垦

法》、露天采矿与复垦办公室制定的 3 项初期管理

计划实施标准和 12 项永久计划实施标准，特别是

《基本农田采矿作业的特殊永久计划实施标准》、

《露天采矿活动的永久计划实施标准》和《地下采

矿活动的永久计划实施标准》，此外，还有各州制

定的法律和法规。加拿大有一套完整的资源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联邦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在环境保

护、农业和食品生产、道路建设、管线建设等各个

方面的立法中都有对表层土壤保护的规定，如《加

拿大环境保护法》、《矿业法》、加拿大艾伯塔省

《环境保护和改善法》、《萨斯喀彻温省管线法》

（1998），从宏观和微观上对表土剥离作出了全面

的规定[35]。其中，农业和食品部制定的《表土保护

法》（1990），更是针对表层土壤保护的专门性法

律，对表土的移动和剥离加以严格规范。日本虽然

没有制定关于表土剥离的专门性法律，但多部法律

相互补充、明确分工，对土地改良、农业环境保护、

污染治理、城市规划涉及的表土剥离问题都进行了

具体说明。 
3.6  空间分异化 

发达国家的表土剥离表现出很强的空间分异

化特征，具体说来：一是表土剥离空间尺度的差异。

各国的表土剥离均强调表土性质、剥离深度、剥离

技术在空间尺度上的差异，并鼓励各地区根据土壤

的特点和本地区的发展水平，适当地开展表土剥离

工作。如美国《基本农田采矿作业的特殊永久实施

标准》和《山顶剥离的特殊永久实施标准》分别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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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本农田和山顶的特性，规定了表土剥离的技术

方法。澳大利亚《采矿法》（1971 年）规定：采矿

区剥离的土层深度可能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但富

含宝石或部分含有宝石的土壤，表土剥离的深度至

少要 50 m。二是表土剥离的空间关联性，主要体现

在人流、物流的关联以及表土剥离的空间外部性。

如在日本土地改良中，将即将开发建设地区的表土

剥离出来，用于需要改良的地区，实现了表土在空

间上的互动。表土剥离的空间外部性体现为：保障

了周边地区农业的良性生产，将矿山开采、环境污

染地区的危害降至最小，甚至转变为可供利用的土

地资源。 

4  发达国家表土剥离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表土剥离工作已开展多年，表土剥离的

地方实践常见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工程（如重庆移

土培肥工程）、城市开发建设（浙江省余姚市、贵

州省等）、地区灾后重建（四川省绵竹市）和矿山

资源开采活动中（吉林省工矿废弃地表土搬家造地

的乾安模式）。 
各地区根据土壤状况、行政机制要求等积极探

索，初步形成了几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表土剥离模

式。其中，行政机制刚性要求型模式以重庆市移土

培肥工程为代表，表土剥离作为政府的一项硬性规

定，其调查、剥离、回填、验收等各个环节全部由

政府负责实施，政府组织管理表土剥离利用的整个

过程，并为相关活动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行政和

市场结合型模式以福建省为代表，表土的剥离、存

储管理和再利用由政府各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政府

对剥离的全过程进行协调、技术指导和验收管护。

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在表土剥离的相关环节，如剥

离成本、剥离后土壤供应等遵循市场经济规则运

营；市场化运作型模式以浙江省余姚市为代表，表

土剥离利用主要由市场上的主体（企业）来开展，

并且运用“招拍挂”告知、签订协议、缴纳保证金

等市场手段加以引导，吸引建设单位、相关企业积

极投入表土剥离，通过市场竞争、监督管理等手段

促进表土剥离工作的有效开展。 
4.1  当前中国表土剥离存在的问题 

中国各典型地区的表土剥离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也形成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但当前中国的

表土剥离仍存在着法律法规遇瓶颈、制度保障不

力、技术规范缺乏、主体动力不足等问题。 
4.1.1  法律法规遇瓶颈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表土

剥离的规定仅是弹性的，各地方政府可实施可不实

施，使得表土剥离的力度不够。各地方规定在没有

上位法支撑的情况下，尽管附带政府的强制性命

令，仍显得权威性不够、法律依据不足。大部分地

区有关文件尽管对各部门在表土剥离工作中的职

责、剥离的深度、存储条件、运输注意事项、保证

金制度、验收标准等有所要求，但相关规定的可操

作性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4.1.2  制度保障不力 

实施表土剥离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保障体

系，主要涉及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目前中国

相关的制度不够健全，主要体现在：一是政策方面，

政府部门分工、建设用地单位的职能职责不够明

确，相互之间衔接不紧密，与表土剥离相关的奖惩

措施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二是资金方面，表土剥

离的资金来源、使用、管理应遵循的原则，资金的

适用范围等都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三是技术方

面，中国尚没有制定类似于英国《土壤处置实践指

南》的技术指导，对表土剥离的适用范围、验收以

及剥离土壤的数量和质量、堆放技术等，都缺少相

应的制度保障。 
4.1.3  技术规范缺乏 

中国表土剥离缺乏相应的技术规范和工艺流

程，这使得相关工作难以像国外那样精细开展，也

无法保证剥离土壤的价值不减损。第一，各地区对

于表土剥离的内涵、条件和类型了解不充分，相关

工作因地制宜性不高；第二，表土剥离的调查、评

价和规划程序不完善。项目实施前没能进行专业土

壤调查，进行土壤制图单元描述，以保证土壤用途

的相容性；第三，表土剥离利用的施工工艺不够明

确，难以保证不破坏原土壤结构和土壤生物网。施

工工艺也没有充分考虑有效土层厚度、土壤质地、

砂砾石含量、土壤紧实度、潜育化程度、阳离子交

换量、养分含量、地下水位、生物区系、地质地貌

条件等影响因素。 
4.1.4  主体动力不足 

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是表土剥离的主要实施方，

其参与程度决定了该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地方政府出

于当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对招商引资项目

都尽可能提供便利条件，在没有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

况下，自然不愿在土地进行招、拍、挂以外提高用地

的门槛，要求用地单位开展表土剥离，更不愿因表土

剥离而影响项目的建设进程。用地单位在通过招、拍、

挂等合法手续取得土地并向政府支付了土地价款后，

就已经完成了在现行法律规定下补充耕地的法定义

务。剥离、留存表土会增加其开发建设的成本，自然

更不愿主动开展表土剥离工作。 
4.2  发达国家表土剥离对中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根据各自的国情施行表土剥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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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验可在以下几方面为中国表土剥离工作的推

行提供借鉴。 
4.2.1  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借鉴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做法，在国家和地

方的不同层面分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既有

综合性法律和标准，也有专项法规和技术标准。首

先，宏观上应将中国有关表土剥离的指导性规定更

改为硬性要求，提高各级政府、企业和专业公司、

农民个人开展表土剥离的意识。其次，加紧制定中

国有关表土剥离的专项法律法规，如《表土剥离

法》、《表土保护法》等。再次，在专项法律法规

和地方性法规中，对表土剥离的技术规程、标准规

范给予详细规定，提高表土剥离的可操作性，力争

将相关工作落到实处。 
4.2.2  综合运用多种行政手段 

综合运用规划、行政许可、保证金、基金、技

术指南等多种方法和手段推进中国的表土剥离。第

一，积极制定表土剥离专项规划，服从于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与土地整理规划、土地整治规划等专项

规划相辅相成；第二，将表土剥离利用与土地使用

权证书、建设用地审批等挂钩，促使相关部门和建

设单位积极开展表土剥离；第三，在建设单位开展

表土剥离前，要求其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待剥离利

用工作通过验收后返还保证金。对开展较好的单

位，保证金折抵相应的费用；第四，借鉴各国普遍

采用的基金制度，建立专项基金，实行专款专用，

保证表土剥离工作充足的资金来源；第五，可以参

照英国的做法，结合中国的土壤分布条件，出台与

表土剥离相关的实践指南，规定剥离利用可以采用

的设备、相关注意事项等，为开展精细化表土剥离

工作提供指导。 
4.2.3  精细规定相关技术要求 

各国表土剥离的最重要特点是因地制宜地开

展各项工作。因此，中国应首先区分各项建设活动、

土地改良事业、土地污染治理和矿产资源开发等不

同类型，然后从调查、规划、剥离、存储、回填、

复耕、生产力恢复、景观再造、生态养护等各个环

节提出明确的质量和技术要求。对哪些土壤应该剥

离利用，哪些土壤不应该剥离利用，以及对不同的

类型如何进行剥离利用，存储的场地，存储土堆的

高度、斜坡，回填的时机、客土的要求，生产力恢

复情况的测量检测、景观再造和生态养护情况的调

查等诸多方面的各个环节都进行明确的技术要求

规定。 
4.2.4  充分明确政企职责分工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越来越重视

通过企业和专业公司推进表土剥离利用，出现了与

表土剥离有关的企业，致力于表土的生产、剥离、

存储、运输等，大大提高了表土的循环利用效率。

根据中国国情，可以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引入市场

机制，加快建立一批与表土剥离相关的专业公司和

企业，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

把表土剥离作为一项长期的综合性事业经营，从制

度上保证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5  结  论 

1）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

发达国家表土剥离工作的介绍，已散见于相关文献

中，本文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梳理归纳，

可更加清晰地理解这些国家表土剥离的模式、特

征，更加综合地把握发达国家表土剥离经验给予中

国表土剥离利用提供的借鉴。 
2）本文总结了中国典型区域的表土剥离模式，

剖析了目前面临的主要难题。借鉴发达国家表土剥

离的模式和特征，提出通过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综合运用多种行政手段、精细规定相关技术要

求、充分明确政企职责分工等措施规范指导中国的

表土剥离工作。 
3）本文主要基于一种框架性的归纳梳理，在借

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对完善中国表土剥离工作提出

了若干指导性的建议，但在具体实施中，需要结合各

个地区不同类型的表土剥离特点，对表土剥离开展精

细调查，并结合中国的地形特征、土壤特性、土地制

度、政府的职能分工等因素，建立适合中国表土剥离

的法律法规与技术规范，进一步明确表土剥离的主体

和资金来源，以保障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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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psoil stripping is helpful to improve land productivity, protect high-quality land resources, and most 
importantly, preserve the environment and ecosystem from destruction. In the U.S.A., Canada, Japan, and 
Australia, topsoil stripping is typically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based on the law, policy,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availability of sufficient fund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circumstances,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and applied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psoil stripping in these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consult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oreover, the circumstances, patterns, and dilemma of topsoil 
stripping in China are also studied. Based on that, our final purpose is to give some recommendations to make 
topsoil stripping more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in Chin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exists three main patterns of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o be specific, government-centered patterns, joint-management patterns, and 
planning-centered patterns. They are all useful to ensure that the topsoil stripping could be carried out smoothly in 
spite of their different operating processes and other details. In terms of the appliance of topsoil: one is bringing 
topsoil back to the original land, the most important procedure here is topsoil storage; another is bringing topsoil 
to new land, besides topsoil storage, another key procedure here is topsoil transportation. Moreover, in these 
countries, it is shown  that topsoil stripping has six main characteristics: one is comprehensive goals, i.e. 
improving land productivity, protecting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reserving the culture and so on; the 
second is multiple subjects, government, the third is that sector,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tripping topsoil; the third is sufficient funds, and they come from an Insurance Fund, Land Rehabilitation Fund, 
government allocated funds and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the fourth is formal technology, as these countries 
establish specific programs, technology and acceptance standards for topsoil stripping to give guidance on various 
projects, soil types, and each process of topsoil stripping; the fifth is legislative appliance, that is, topsoil stripping 
is legislatively based on laws, acts, regulations, and relative standards; the sixth is spatial variance, i.e., spatial 
distinctions and relations which stem from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Correspondingly, in China, there 
have been three patterns of topsoil stripping: administration-centered patterns, market-oriented patterns, and 
administration-market patterns. However, it is still unclear that which pattern is the most reasonable one, because 
they were successfully used in various programs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topsoil stripping, there are a variety of factors which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topsoil stripping but lack of 
effective basic laws, a powerful system guarantee, an appropriate technical standard,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subjects are the major obstacles to stripping and applying topsoil. To make one final point, learning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opsoil stripping in these countries, legisla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using various 
administrative methods, making refined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defining a functional division of relative sectors 
are the strategies which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opsoil stripping in China. 
Key words: land reclamation, soils, productivity, topsoil stripping, patterns,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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